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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文化的缘起、实践与演进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

赵  军1    杨  阳2*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100190

摘要    文章介绍了创新文化的缘起、内涵、作用与意义，把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制度体系等 4 个

方面视为创新文化的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文章系统回溯了中国科学院 4 种创新文化要素的发展情况，指出

“科学救国”“科学报国”“科学强国”是中国科学院的价值理念；争做“两弹一星”精神的践行者与传承人

是中国科学院的思维模式；创新科技、支撑发展、服务国家、造福人民是中国科学院的行为规范；科技体制

不断创新是中国科学院的制度优势。最后，文章还就中国科学院未来的创新文化建设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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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新文化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文化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

石，它代表了社会核心价值理念，具有一定的传承性

与演进性。而创新文化是一种亚群体的大众文化，

最早可追溯到 16—17 世纪的欧洲；创新文化以科学

精神、科学思想和创新意识影响着欧洲科学的发展进

程，使自然科学与神学分离，为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

提供了一片沃土[1]。与西方相比，我国传统文化中很

早就出现过“革故鼎新”“先王之法不可法”的求变

精神，为创新文化积淀了深厚的思想基础。然而，直

到 20 世纪中叶，创新文化的萌芽才真正开始在中国出

现，它伴随着“新文化”运动而生，带有很强的外源

性，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体用问题”的争论与探索，

而这种“西学东渐”方式的争论却成为中国文化变革

和社会变革的动力源[2]。

如今，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已成为国与国交流的

主要形式，是国家之间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基础。

在此过程中，创新文化又成为促进各国在更多领域

和范围、更高层次与更大程度交往的关键要素。但

科技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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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上看，创新文化往往与同宗不同源的科学文

化极易发生混淆。就内涵而言，科学文化力求建立

一种一般性的科学思维范式，是对历史上稳定、成

熟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进行模式化总

结，也是公众认识科学、认同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

思想基础；而创新文化力求根植于服务创新活动，

它是激发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不断重组的思想动

力，是公民参与科学、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思

想保障 [3]。科学文化与创新文化的特征也反映了两

者最大的不同：科学文化是科学长期发展中所形成

的思维范式，它具有共性、统一、稳定的特征；创

新文化却非如此，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发展

环境、经济基础、文化底蕴的不同，其选择的创新

路径不会完全一样，这就导致创新文化的区域差异

性。同时，随着国家间与区域间的交流日益频繁，

以及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使得创新文化既有碰撞

又有融合，相对科学文化而言，展现出了极强的独

立性、不确定性与演进性。

目前，创新文化最常见的类型是企业创新文化。

这源于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知识价值链的末端

载体，其在知识转化与应用中的创新行为较为显性，

易形成稳定的价值文化；相比之下，作为知识创新主

体的科研组织，则处在知识价值链的前端，其在知识

生产与创造中的创新行为较为隐性，是一种兼具科研

组织特色的科学文化，隐性且不易挖掘[4]。而中国科

学院（简称“中科院”）自 1949 年建院以来，始终将

科技创新根植于各项事业的沃土中。在几代中科院人

的不懈奋斗下，中科院形成了兼顾知识创新与技术创

新全链条的科学创新文化形态，衍生出与创新活动休

戚相关的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制度体系

等科学创新文化核心要素，不断为科研人员营造催生

创新灵感、激发创新潜能、保持创新活力的人文生态

环境，在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基本安

全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5]。

2 中科院创新文化的实践、探索与演进

2.1 价值理念：从“科学救国”到“科学报国”再
到“科学强国”
中科院最早的价值理念可以追溯到中国科学社提

倡的“科学救国”思想。中国科学社作为我国最早的

现代科学学术团体，为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及国立

北平研究院输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而这两所“国”

字头研究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草创时期的重要

基石。成立之初，中国科学社就提倡“科学发明之效

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民生于国计民生”，并描绘了用

科技振兴实业、挽救中国的美好愿景，其行动具体表

现在：打破了封建专制思想的束缚，将科学视为民主

社会主要的驱动力；大量引入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知

识、科学思想与科学文化，并且建设了天文学、物理

学、生物学三大学科体系，弥补了中国近代科学事业

及工业体系上的空白；培养了一批关心时政、抨击时

弊的知识型新青年，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

泛传播及其中国化道路的探索打下坚实基础[6]。

“科学报国”是中科院 70 多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

特质，早在中科院创建初期就已经产生了萌芽。一些

长期身居海外的科技工作者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主

动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踊跃回

国并致力于祖国科技事业建设，成为了新中国基础科

学领域的学科奠基人。他们时刻秉持着“科学报国”

的价值理念并展现出 3 个共性特征：① 牢记近代中国

的屈辱史，树立了忧国忧民的意识；② 受早期“科学

救国”思想启蒙，始终将科学视为强国之方略；③ 大

多师出名门且学业有成，很早就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

就[7]。在“科学报国”思想与特征的传承下，经几代

中科院人的努力，终于弥补了新中国基础学科领域的

空白，促进了新兴学科在新中国生根发芽，极大繁荣

了新中国各项科技事业的发展。

“科学强国”体现了中科院迎难而上、主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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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技竞争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担当。当前，国际形

势复杂多变。一方面，近几年复苏的单边主义与民粹

主义不断阻挠全球和平稳定，致使多边贸易秩序遭到

破坏。这也让中科院全体研究人员深切体会到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将使产业发展蒙受巨大冲击——解决“卡

脖子”的关键技术将成为强国之路的根本。另一方

面，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正在重塑全球科技创

新版图、重建全球经济结构。中科院作为引领国家科

技发展的“火车头”，必将成为我国下好科技“先手

棋”以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

破的核心力量。

2.2 思维模式：争做“两弹一星”精神的践行者与
传承人
由党中央领导并由中科院主要参与的导弹、核

弹、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被誉为“中国人民在攀登现

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奇迹”，充分体现了“热

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

同、勇于攀登”的高尚品格，被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为

“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中科院既是“两弹

一星”精神的践行者也是传承人[8]。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展现了全体中科院人优

秀的精神品格。以“两弹一星”元勋为代表的中科

院老一辈科学家时刻听从祖国的召唤、时刻听从党

的指挥、始终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行为

准则，反映出中科院广大科技工作者自觉把崇高的科

学事业与爱国、爱党、爱人民进行高度统一的客观事

实，这也是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事业的具体实践。“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传承了几代中科院人始终保持与国家历史使命同心同

向的坚定政治立场，这不仅是中科院各项工作的立身

之本、成长之基，更是中科院在不同时期可以持续出

成果、出思想、出人才的基本保障。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体现了几代中科院人对

科技创新不断追求的使命担当。新中国成立初期，在

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核威胁，以及苏联政府单方面

撕毁技术援助合同的背景下，参与“两弹一星”工程

的中科院人展现出了技术上虽孤立无援但自立自强，

生活上虽以帐篷为家并以戈壁、黄沙为伴，却砥砺前

行的坚强品质。如今，国家在科技投入力度与物化环

境建设等方面与“两弹一星”时期相比有了巨大的改

善，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具有了新的时代内

涵：要充分认清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任务始终没

有变，且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科院

人不得不更加依靠自己，也不得不付出更为艰巨的努

力，以有效贯彻新时代的办院方针。

“大力协同、勇于攀登”不仅反映了良好的团队

精神，更反映了顽强的工作作风，也是全体中科院人

开展科技创新工作的内在固有品质。“两弹一星”工

程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研发高精尖国防武器的系统工

程，在其研制过程中不仅需要采集、研究、生产、试

验、运输、使用等多环节的协同，还需要无所畏惧、

攻坚克难的勇气。而在全球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

国家重大的科技项目往往展现出复杂性和综合性的特

征：不“大力协同”就会吞下科技创新中“孤岛”现

象的恶果，造成科技资源无序流失与浪费的不良影

响；不“勇攀高峰”就难以启动科技创新的引擎，无

法实现科技创新对国家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而中科

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分类改革使研究单元发挥

协同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并以此保障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稳定开展。

2.3 行为规范：创新科技、支撑发展、服务国家、
造福人民
创新科技就是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中科

院在 70 多年的岁月征程中始终以科技自立自强为初

衷，通过不断夯实知识基础与不断完善知识体系，产

生一批受到国际公认的原创性成果，如建立了工程控

制论、推动了“哥德巴赫猜想”、提出了细胞重建学

说、找到了东南亚大气环流规律等；通过进行高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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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科学考察，率先积累了众多宝贵的科学数据，

为基础生物学、地球科学、大气科学等建设与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设立了 270 余个用于科学数据采集的

野外示范（区）基地、观测台与监测站，促进了空间

科学、环境与生态学等的快速发展；通过学科交叉与

资源共享的方式，率先在原创发现、原创技术、原创

工程等方面有所突破，如独立发现了液氮温区铜氧化

物超导体；联合攻关完成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领

导主建了举世瞩目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9]。

支撑发展就是要坚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中科

院在不同发展时期始终以促进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

为行动指南，表现在：① 主动承接国家与地方政府

的科技治理项目，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疑难问题，如黄

河、长江流域灌区土壤治理研究，包兰线沙坡头铁路

治沙防护体系研究，以及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定位试验

研究等；② 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国家与地方

施政决策提供重要的科学参考，如从“渤海粮仓”节

水增粮到建立国家“碳收支”评估体系，再到建设战

略生物资源“国家宝库”等；③ 加快科技供给、加

强经济发展动能的转化效率，如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核

心技术与工业示范项目、海洋生态牧场研究与示范项

目等；④ 从社会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设立科研资

助项目，如农业生产中的东南飞蝗根治方案研究、远

缘杂交与分子育种研究，以及生命健康领域的干细胞

与再生医学研究等[10]。

服务国家就是要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

科院始终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领土完整为己任。

例如：抗美援朝时期，中科院的科研人员在我国东

北进行了反细菌战科学调查，成功粉碎了美帝国主义

的生化战阴谋；在应对帝国主义核威胁时，成功完成

了举世瞩目的“两弹一星”工程，保障国家主权不受

侵犯；和平时期，继续参与巩固与加强国防实力的工

作，如设计了新中国第一台原子能用潜望镜、研制了

新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反应堆等。2000 年以后，中

科院又把维护国家网络信息安全作为重要目标，不仅

布局了国产芯片与软件的研制，开发了自主产权的高

性能计算机，还建立了量子级的通讯网络；同时，为

保障国家战略的稳步开展，中科院在空间探测科学领

域也加强了布局，特别是在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的科

学与应用、空间科学系列卫星的研制等工作上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绩[11]。

造福人民就是要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中科院

始终秉承国家“科技惠民、科技为民”的服务宗旨，

时刻以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身心健康为重要

目标。① 在机制上，通过设立“个性化药物-基于疾

病分子分型普惠新药研发”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

类）来提升药物敏感性人群的治愈水平，以及通过构

建全球公共卫生高致死传染疾病的研究载体（中科院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来探索生物安全的监测、

防范与治理路径；② 在行动上，完成了人工合成牛胰

岛素、抗疟新药青蒿素等攻关难度极大的应用研究，

发现了中草药的化学与活性成份并制定了相应的质量

评价标准，研发了结晶天花粉蛋白、轻甲芬太尼等药

用价值极高的新药品种，开展了抗肿瘤分子机制、石

杉碱的化学药理机理等高水平基础科学研究，参与了

众多自然与地质灾害地区的心理援助与辅导工作，从

而为我国生物医学与健康产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

2.4 制度体系：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先行者
在国家对中科院“五位一体”形象定位中，“先

行者”一词肯定了中科院在推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中

作出的卓越贡献，这是中科院几代人坚持制度创新的

结果。中科院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率先奠定了新中

国现代科研管理模式，并在不同地区形成了以分院领

导的 31 个所级建制的研究单元，这极大繁荣了新中国

早期科学事业的发展。随后，为满足社会主义科技发

展需求，中科院出台了新中国首个高端科技人才培养

方案——《中科院研究生培养暂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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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春天”到来后，借助改革开放的政策红

利，中科院在激发科技发展活力方面做了一系列制度

探索。例如：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留学基金制度，

仅 1978 年第一届就向西方科技强国派遣 130 人留学

生；建立了研究生学位管理制度，培养出新中国第一

个理学博士、第一个工学博士、第一个女博士、第一

个双学位博士；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择优”奖学

金——郭沫若奖学金；基于《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试

行条例》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官办科学基金机

构——科学基金委员会，并由此推动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的成立，为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向繁荣提供

了稳定的制度保障。

深化改革时期，为防止科技发展与经济建设发生

脱离，中科院率先探索了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在最

早向地方转化的 2 000 项成果中，超过 1/10 获得了国

家级奖项。其中，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二步发酵法

生产维生素 C 的新工艺”以 550 万美元转让给瑞士罗

氏（Roche）公司，成为我国 1985 年最大的一宗技术

出口项目。借鉴“一国两制”的制度创新，中科院提

出了“一院两种运营机制”的办院模式，对基础、应

用、开发 3 类工作采取了不同的管理办法，并将治理

结构调整为专家治院（所）的模式，即所长负责制。

率先探索了科技成果奖励制度，设立了门类众多的奖

金（如陈嘉庚科学奖奖金、中科院院长奖学金、中科

王宽诚人才奖奖金等）和奖项（如中科院自然科学

奖、青年科学家奖等）；出台了新中国首个科技人才

计划——“百人计划”，建立了灵活的人才培训体系

（如访问学者制度、在职博士生制度等）。同时，中

科院充分发挥官办科技智库的作用，对新中国科技事

业与经济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王大珩、王

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4 位院士提出的《关于跟踪世

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被中央政府采纳，并形成科技

界耳熟能详的“863”计划，从而为我国加快全球热点

学科的布局、防止科技与产业“脱钩”奠定了理论基

础；以周立三院士为核心的新中国首个国情研究小组

向党中央提交的《生存与发展——中国长期发展问题

研究》咨询报告受到了高度重视，为新中国可持续发

展之路的探索提供了方法保障[12]；由王大珩、师昌绪

等院士参与提出的《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

学院的建议》，以及周光召院长提出的组建“中国工

程与技术科学院”的 5 条原则性意见，均得到了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与认可，为中国工程院的建立和中

国工程技术科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实践经验。

知识创新工程时期，中科院作为试点单位，通过

调整、整合、撤并与转制的方式，率先带头精简和优

化了研究组织结构，激发了创新的活力。① 在学科建

设上，强化了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建设与优势，为应

对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和创新体系建设做出了勇敢探

索；② 完善国家实验室（筹）、国家重点实验室、国

家工程实验室等 14 类科研载体，充分调动创新要素的

流动与重组；③ 率先实施人事制度改革，打破了“铁

饭碗”，推行了绩效评价体系、改革资源分配模式，

加大了激励举措，由传统的人事管理跨越到人力资源

管理，为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本奠定了坚实基础；

④ 形成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模式，进一步理顺了知

识、成果、效益的逻辑关系，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奠

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科院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四个率先”的要求，部署了“率先行动”计划。

全方位推动了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实施，全面制

定了研究所分类改革措施，深入实施了人才培养与

引进相结合的系统工程，开展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

试点工作。同时，还进一步探索了创新型领军人才的

培养方式，通过科教融合的方式加强了中国科学院大

学的科研与教学力量——在科睿唯安公布的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排名中连续数月稳居中国内

地高校首位。这些制度创新举措对中科院出成果、出

思想、出人才，以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正发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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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的作用。

3 新时代下中科院创新文化建设的展望

（1）在价值理念建设方面。① 在文化自信的前

提下，强化创新文化的觉醒意识，提炼中科院的创新

文化元素，并形成中科院特有创新文化特质，建立以

价值理念、使命责任与精神风范为核心的创新文化价

值系统。② 促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新时期文化

观相结合，增强科研人员民族自信心和使命感，强化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的奉献意识。③ 提升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意识，

既能创造知识又能传播知识，加快提升全民的文化素

养和科学素养，将科技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有机结合

在一起。④ 积极推动国家创新文化价值体系建设，海

纳百川吸纳全球优质的创新文化元素，将其与时代精

神、科学精神相结合，从而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4]。

（2）在思维模式建设方面。①  自觉把个人理

想与国家命运、个人志向与民族复兴紧密联系在一

起。牢记作为“国家队”“国家人”必须心系“国家

事”，肩负起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时代担当，努力在

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骨干引领作用。② 把“热爱祖

国、无私奉献”的优秀品格融入到中科院各项事业的

发展中；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永攀

高峰”融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以

“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找准问题、率先

破题”的思维模式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营造良好的文

化氛围，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障[15]。

（3）在行为规范建设方面。① 树立科技创新自

立自强的文化价值准则，以解决我国“卡脖子”技术

为导向，加强国际热点领域重大科研项目的交流合

作，完善研究所国际估计评估标准与机制，促进全球

标志性成果的快速产出；② 以打造全球一流的科研队

伍为基础，培养全球热点学科的推动者与新兴学科的

奠基人，提升国际重要科研职务的任职数量，增强中

国科学界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③ 以承担国家重大

战略科研项目使命，在国家基础创新能力建设中保持

能“上天、入地、下海”的优势，有效解决国家可持

续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④ 以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为

责任，加强新兴技术与国家产业发展的融合能力，用

创新驱动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的根本性转变，促进我

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16]。

（4）在制度体系建设方面。① 继续发挥创新文

化对制度创新的促进作用，积极推动科创中心与国家

实验室建设，调整科技布局、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切

实解决知识经济高速发展与知识成果储备不充分之间

的矛盾；② 不断开拓科技变革之道，优化科教融合

的实施方案，形成中科院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

“共有、共治、共享、共发展”的有机整体，拆除制

约科技交流的藩篱，为科技跨越发展奠定基础；③ 立

足基本国情、聚焦全球变革，瞄准现阶段科技发展鸿

沟中的“卡脖子”问题，关注未来全球科技变革中的

“卡脑子”问题，以充分的准备应对不同发展阶段的

全球重大科技挑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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